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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一天下午，一车中国
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人像往常一
样，前往乌尊城外的考古工地。路
过一个名叫契纳尔的村子时，一
座十几米高的台地隐约耸立在远
处的天际线上。凭着直觉和对此
地古代地理的了解，他们觉得这
里很像古代人会选择的定居点。
他们绕了个道，走上台地，看见地
面上赫然散落着很多古代陶片。
附近有一座砖厂，常在这里取土，
将地底的陶片翻了出来。

做过记录，他们偶尔还回来
看看，尤其担心砖厂取土会继续
破坏遗址。某天，他们到达台地
时，烟尘四起，推土机正在遗址上
推土，考古队立刻上前交涉叫停。

“这样推下去，一两年就把遗址推
完了。”中方考古队员唐云鹏发
愁。他们当即联系乌国文化遗产
部门，当天下午便有官员到场，砖
厂随即停工，下半年就搬走了。

2024年4月，完成其他考古任
务后，考古人员终于重返心心念
念的契纳尔。两个月的发掘后，一
座距今约2000年的古城被揭露出
来，命名为契纳尔特佩遗址———

“特佩”是乌语里的“高地”。
这是一处贵霜时期的城

址——— 这正是他们要找的。出土
的一只完整的双耳罐，是典型的
贵霜器物。还有一枚铜币，镌刻着
标志性的贵霜图案。东汉时期，欧
亚大陆上并存着四大王国，罗马
在西，汉朝在东，中间则有安息和
贵霜。贵霜帝国是丝绸之路的重
要一站，从东汉到曹魏，都有贵霜
使节到达中国。契纳尔特佩遗址
考古目的明确，就是为贵霜而来。

万里迢迢到中亚寻找贵霜，
是为了什么？

据文献记载，贵霜人的“祖
籍”在今天中国境内。公元前2世
纪，匈奴崛起之前，中国西陲最为
强盛的游牧民族是月氏。据《史
记·大宛列传》记载，月氏居住在

“敦煌、祁连间”，有学者考证，祁
连就是天山，月氏活动范围，遍布
新疆东部的广大区域。匈奴在冒
顿单于时期发展壮大，一举击败
月氏，月氏人被迫西迁，先是落脚
于天山西侧的伊犁河、楚河一带，
后遭受乌孙和匈奴夹击再次向
西，最终在阿姆河流域定居，即今
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和阿富汗一带。这一阶段的月氏，
史称大月氏，以区分仍留在中国
境内的少数月氏人。

又过了约两百年，大月氏统治
下形成五个势力较强的诸侯，号称
五大翕侯。最强大的是贵霜翕侯，
逐渐吞并其余四支，经百年扩张，
建立贵霜帝国，横跨阿姆河和印度
河流域。贵霜帝国的统治，延续至3
世纪，大约是中国的三国时代。

唐云鹏2017年首次进入中
亚，几年时间，在乌兹别克斯坦做
了多项考古发掘，如今已经独当
一面。在契纳尔特佩遗址发掘中，
他就是中方现场负责人。乌方常
驻现场的人是撒马尔罕考古研究
所的博士科米尔。撒马尔罕考古
研究所是乌国历史最悠久也最重
要的考古机构。

贵霜帝国位于亚欧大陆之
心，也是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马
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最远所
及之处正是此地，他将希腊文化
带入中亚。而经由丝路，中国文化
也强烈影响到这里，东西文化在此
熔于一炉。在世界史上，贵霜帝国
大名鼎鼎，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
就在阿富汗东北发现了贝格拉姆
遗址，其中两间房子里宝物堆积成
山：罗马的铜像、印度的象牙雕刻、
中国的漆器……这两间房子像博
物馆，反射出整条丝绸之路的多元
文化和贵霜帝国的繁盛。这里被
认为是贵霜帝国的夏宫。

对于这个世界史上的重要地
区，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搞清楚。

比如，虽然学界主流观点认
同，贵霜是大月氏的分支，贵霜帝
国由大月氏人建立，但争议仍然
存在。西方古代文献对希腊化的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灭亡至贵

霜帝国建立前的历史记载很少，
这一阶段甚至被称为“黑暗时
代”。在大月氏和大夏生活过一年
的司马迁，虽留下一手信息，但他
到来时，贵霜时代尚未启幕。更多
的问题，还得依赖考古。

唐云鹏对记者说，此前外国
考古队在贵霜帝国南部发现过不
少遗迹，这些发现显示的族群特
征，与月氏相差很大，让人怀疑他
们是否真是同一族群演化而来。
中乌联合考古队如今发掘贵霜遗
址，就是为了寻找更多证据。“寻
找并确认大月氏遗存和贵霜帝国
建立之前的早期贵霜遗存，并厘
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从
考古学上研究古代大月氏与贵霜
关系的重要突破点。”唐云鹏说。

西北大学团队认为，贵霜是
以农业为主的族群，与游牧民族
大月氏并非一个族群。这个颠覆
性的结论，挑战着国际学术界主
流观点。更多的证据，他们还需要
不断找下去。

追迹张骞

最早，唐云鹏的关注点不在
贵霜，而是大月氏。这是西北大学
团队进入中亚的初衷。

历史发出了回响。汉武帝时
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
路，初衷就是去西边找到大月氏，
谋求合击匈奴。月氏这个曾经显
赫一时的游牧民族，今天已经消
失在烟尘中，虽然东西方文献中
都有它的一席之地，但无论从西
方还是东方出发，它总是孤悬边
缘，历史处处是留白。张骞“凿空”
两千年后，又有一群人追着他的
足迹再次西出，再度寻找月氏，试
图填写空白。

今年上半年，西北大学考古
队前往塔吉克斯坦苦盏地区进行
了一次考古调查。秋天，将有中、
乌、塔、吉四国学者汇聚在这一三
国交界地带。这将是四国2019年
来的第三次联合考察。

领头的人叫王建新，如今是
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
中心首席科学家。他年届七旬，留
着长长的白发，身材高大，声如洪
钟。1999年，王建新在中国考古学
会年会上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
尽快走出国门。随后他身体力行，
以月氏作为学术牵引，将中国的
考古力量拉出国门。

从2000年开始，西北大学团
队自甘肃到新疆，持续展开考古
调查，寻找月氏西迁之前在中国
境内的活动遗迹。那时人力和财
力匮乏，考古专业的师生只能利
用暑假开展野外调查和小规模发
掘，举步维艰。王建新说，长期以
来，无论是在境内还是在境外，古
代月氏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都没
有得到确认。在境内工作的基础
上，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延伸到
境外。课题设计缜密而务实。

2009年，西北大学考古团队
终于进入中亚，开展起大范围考
古调查和精准发掘，继续追踪月
氏西迁后的足迹。西北大学团队
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考
古界合作，对乌国东南部和塔国
西南部的西天山区域进行了全面
系统的调查，发现了一批重要的
古代游牧遗存。迄今，中外联合考
古队先后发掘了撒扎干遗址、拉
巴特墓地、谢尔哈拉卡特遗址等
遗存，合作已成常态，连年不断。

2023年9月，王建新牵头组织
的四国联合考察在疫情后重启。在
费尔干纳盆地的一个晚上，结束一
整天的考察交流，他依然精神抖擞
地对记者讲述起他长达20多年的
中亚情结：“国际上，20世纪七八十
年代就兴起了‘月氏研究热’，这个
热风没有刮到中国。我是1991年才
通过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知道
的。月氏的故乡在中国，但中国有
哪些月氏文化遗存，都说不清楚。
渐渐地，我产生了兴趣，我们可以
从国内做起，再做到国外去，这是
别人不具备的条件。”

虽然“月氏研究热”已兴起四
五十年，但确信属于月氏人在中
亚的遗存，一处都没有发现过。进
入中亚多年，西北大学团队也没
有找到月氏的足迹。2016年年底
的一天，考古队在撒马尔罕以南
的苏尔汉河区域调查，一个星期
都没什么发现。直到最后一天，西
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在
拜松河边歇脚，偶然看出河床的
断面有灰土层，是明显的人类活
动痕迹。他用手铲试掘了一下，一
具人骨暴露出来，一处古代墓地
就此重见天日。

这里后来被命名为拉巴特墓
地，从时空线索来看，是月氏人的
遗存。这是首次经过考古发现的
大月氏遗存。那具人骨，被确认为
中亚第一个被发现的月氏人。

在寻找月氏人的征途中，王
建新建立着自己的游牧民族考
古理念和方法。逐水草而居，是
对游牧民族的传统印象，由此观
点，他们不会留下长期的定居
点，而是在大地上雁过无痕。但
王建新认为，这是误会和偏见。

游牧人群主要生活在高纬
度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冬季漫
长而酷寒，因此，冬天必须寻找
避风、向阳、有水草的地方定居。
定居就会有居所，就会形成大大
小小的聚落。到夏季，虽然普通
牧民开始过起逐水草而居、草尽
即移、随畜转移的游牧生活，但
也有少数人仍然过着定居生活，
比如统治者和贵族。

他们的冬季聚落，一般会选
择在山脉南侧、东南侧和山谷避
风向阳的地方，夏季聚落则会选
择在山脉北侧牧场附近。“从我们
对古代游牧人群考古研究所获得
的资料来看，游牧中带有定居，是
欧亚大陆北方草原地带古今游牧
人群普遍的生活方式。”王建新说。

寻找游牧民族的聚落遗址，
成为一个长期被忽视因而也充
满可能的新方向。2000年以来，
在中国境内的东天山地区，西北
大学团队调查发现了600多处古
代游牧聚落遗址，他们甚至发现
了疑似月氏王陵的大型墓葬。

中亚只是王建新规划中的
第一步，他对丝绸之路考古有着
更为宏大的构想：以新疆和中亚
为中心，东及蒙古，南及尼泊尔、
印度、巴基斯坦，西至伊朗，与土
库曼斯坦的考古合作也已经展
开，并时刻关注进入阿富汗考古
的可能。“区域的拓展是非常自
然的、关联性的、蔓延式的，而不
是跳跃式的。”王建新说。

与此同时，另外几支中国考
古队也陆续进入中亚，寻找丝绸
之路上的古代民族和遗迹。在乌
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州的明铁佩
古城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已
经与乌方合作发掘了十余年，揭
开了公元前后费尔干纳盆地这
座最大都市的面纱。有学者推
测，明铁佩或许就是著名的“贰
师城”，汗血宝马的故乡。在哈萨
克斯坦阿拉木图郊外，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与伊塞克博物馆正在
合作发掘拉哈特遗址，今年已经
是第八年，这里或许是塞人王族
的中心聚落。伊塞克博物馆馆长

古莉米拉就是一位游牧民族的
后裔。“中国同行跟我们说，每一
个地层里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很
重要的，要非常仔细地研究。他
们会找某个文化层里差不多的
器物，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这
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方法。”她说，

“两国考古学家一起做考古的时
候，都会看看彼此的工作方式，
彼此学习。”

不同的视角

来自洛阳铲的故乡，洛阳市
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如今
正在中亚热心推广洛阳铲。

去年年底，洛阳市考古研究
院与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大学
合作，挂牌成立费尔干纳大学洛
阳考古研究中心，教学和培训是
重要内容。费尔干纳大学考古专
业学生在一线现场学习，洛阳铲
的使用成为必备技能。在学校里，
刘斌也会给学生教授文物保护和
修复、考古理论等内容。今年7月中
旬，将有10名学生来到洛阳，参加
中国本地的考古学实训。

刘斌起初跟随王建新来到
中亚，参与西北大学主持的项
目，由于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具备
成熟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他将
经验带到中亚。自从洛阳市考古研
究院参与中亚考古，一系列中国式
的考古工地“基础设施”建立起来，
例如考古现场的围挡、门头、标识
牌、伸缩式发掘大棚等。“费了很大
劲儿，联系了多方人员，把这些东
西在洛阳做好，通过专列拉到拉巴
特遗址，几千公里远。”刘斌对记者
说。乌兹别克斯坦考古现场，自此
有了规范的形象。

对于中亚，刘斌也有自己想
寻找的答案。经过数年东奔西走
的发掘，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找到
了一处可以暂时“扎根”的地
方——— 库瓦古城。库瓦古城位于
费尔干纳盆地，距离费尔干纳大
学不远，其沿用年代相当于中国
的秦汉到宋元时期，面积达十万
多平方米，堆积深厚，研究空间
很大。主城之外，周边还有小城
分布，但功能不明。刘斌说，他们
的研究目标，先是想理清古城的
宏观布局，如护城河、城门、城
墙、道路等，同时寻找到墓葬区。

库瓦古城所在的费尔干纳
盆地，今天是中亚人口最密集的
地区，古代也是繁荣之地。史书
记载中盛产汗血宝马的大宛国，
就在此处。这一地区历史上与汉
族王朝联系紧密，2000年前，张
骞来过，1000年前，玄奘来过。

“相当于我们今天再走古人走过
的路，用考古学家的眼睛、语言，
去解释和诉说张骞、玄奘他们当
时走过的历程。”刘斌说。

中亚考古始于近百年前，法
国、意大利、苏联、日本、韩国等
多国考古学者常年在此深耕。中
国人姗姗来迟，但在这片与中国
有直接往来的土地，中国人的视
角不可或缺。

有一年，陕西召开了一场关于
粟特人的国际研讨会。粟特人祖籍
在中亚，在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
一度控制了丝路贸易。在古代壁
画、雕塑等艺术品上，不乏粟特人
的形象。那次会上，王建新注意到
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演讲的PPT
上，欧美学者往往选择的都是偏向
东方人的形象，相反地，中国学者
往往选择偏向西方人的面孔。

“大家都选择了跟自己不一
样的形象，这是视角的不同，”王
建新说，“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
面，而看不到另一面。所以在丝

路研究中，双向互动、多向互动
不可或缺。”长期以来，在中亚研
究中，西方的声音比东方多，是
时候多发出东方的声音了，这对
于修正很多传统偏误，更综合地
研究丝路大有裨益。

刘斌说，中国人在中亚做考
古，首先关注的一定是与中国历
史有关、研究基础较好的部分，
如月氏的研究、粟特的研究，都
与国内新疆等地的考古发掘关
联紧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
分。而中国人在中亚做的所有考
古和历史研究，几乎都在古丝路
的框架下，但丝路只是中亚人本
国历史的一部分，远非全部。

“我们的视角肯定不相同，”刘
斌说，“但我们共同开展工作的遗
址，一定遵循一个原则：我们双方
都感兴趣、都有我们想做的内容。”

刘斌发现，今天中国与中亚
的考古合作，基础文献的互通是
一堂缺失的课。中亚文献和考古
成果，翻译成中文的很少，中国
了解这方面的学者著述也不多，
这限制了更多中国学者投身中
亚研究。

一年来在库瓦古城发掘的材
料，刘斌已经与乌方合作者及时
整理出来，准备以两种语言分别
发布。他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
态度，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发布在
更为国际化的学术平台上。在中
亚的考古发掘，并非只是为了在
中国发表论文，而应该怀着更高
的责任感，将其作为世界学术大
厦的一块拼图，贡献给全世界。

刘斌觉得，未来应该努力的
方向，一方面是将更多的中亚考
古和历史文献翻译成中文，供中
国学者所用；另一方面，尽快将
中国人做出的工作向全球公布。

“我们要登上国际舞台，要讲给
人家听。”他说。

有朋自远方来

每年春季发掘、冬季调查，已
经成为唐云鹏在中亚的工作常
态，他一年在中亚要待4个月左
右。西北大学有一批考古专业老
师和学生都是如此。唐云鹏觉得，
考古调查比定点发掘更有意思，
但也更辛苦。去年，他们在两个月
之内，行程近3000公里，调查了25
处遗址。考古队员背着沉重的设
备，在疑似有遗址的地区来回勘
探、记录、测绘，撒网式重绘古代
遗迹的地图，透过无迹可寻的地
面，辨认隐入尘土的古迹。

总有很多复杂局面发生。比
如今年，当中国考古队准备回国
时，发现几乎一卡车的装备无可
安放。这些装备包括田野考古需
要的一切设备，以及帐篷、行军床、
被褥等用品，“能让我们在任何地
方都能立刻开展工作”。以往，装备
存放在撒马尔罕考古所，但今年
考古所已经没有多余空间。一筹
莫展之际，他们想到一个人。

考古队的司机加索尔已经连
续7年为中乌考古队服务，开着自
己的车，每年带着这群考古人上
工地。除了本职任务，他常常主动
尽地主之谊，为中国人解决各种
疑难问题。“都是出于交情。”唐云
鹏说。几年下来，加索尔已经能说
日常的汉语，每年一见面，他还会
用唐云鹏教他的一句文言文打招
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唐
云鹏请他想想办法，加索尔二话
不说，把装备拉到自己家，专门腾
出一整间屋子堆放。他拒绝了考
古队的租金，“东西放在这儿，你们
放心，我们明年再一起工作”。

交情在日日夜夜相处中建

立。对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当地人不设防。

阿曼巴耶娃是吉尔吉斯斯
坦国家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世界
知名女性考古学家，2002年她第
一次来到中国，为了中国、哈萨
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
同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丝
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
网”。近年来她深度参与中国与
中亚的考古合作，她对《中国新
闻周刊》说，中亚各国的考古合
作正在紧密起来，比如吉尔吉斯
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很多年来都
没有合作，但如今已经签了合作
协议。

2017年，中国和中亚考古学
者在塔吉克斯坦南部贝希肯特
谷地考察，著名的塔赫梯桑金遗
址就在此处，出土过大量金器，
被称为“阿姆河神庙”。贝希肯特
谷地位于三国交界地带，各国之
间局势紧张，靠近边境的区域一
直属于军事管理区，他们到国防
部办理了特别通行证明，才得以
进入。第二年，2018年8月，乌塔
两国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关
系恢复正常化，互相开放边境，
国民实行免签。这年年底，刘斌
随联合考察团穿越边境时，拿着
护照和签证便自由往返。

中亚诸国的紧张关系，近年
来才逐渐打破。譬如考古遗址众
多、中方开展联合考古频繁的费
尔干纳盆地，曾是著名的中亚“火
药桶”。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乌、塔、
吉三国边界划分陷入无休止的争
议，形成了特有的飞地和边界村
现象。为抢占自然资源，边境族群
时常发生流血冲突。2018年，三国
开放边境和公民免签后，学术合
作也顺势恢复。

“重要的是利用这些机会真
的做些事，而不只是来回跑跑。”阿
曼巴耶娃认真地说。中亚诸国考
古界起初有点忸怩，是王建新带
领的中国团队，一直积极促成合
作。几国学界打破隔阂，正是王建
新创造的机会，他将他们都请到
了西安，让苏联时代就认识的老
友们久别重逢。阿曼巴耶娃觉得，
中国人很好相处，很快就能建立

起友谊，“和中国人合作很简单，他
们知道要做什么，会直入主题”。

今年是夏冉在塔吉克斯坦
首都杜尚别定居的第19年，他如
今是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
学院兼职教师。他和塔国妻子将
百首唐诗和《论语》翻译成了塔
吉克语，也计划将塔吉克斯坦的
经典小说和诗歌翻译成中文，推
荐给中文世界。当中国考古队与
塔吉克斯坦开展合作时，夏冉经
常在团队中，多年来，他几乎走
遍了塔国的文化古迹。

近20年的时光，让塔吉克斯
坦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有很
多认识了近20年的当地老朋友，
每个人都是友善而又热情的。每
个城市的建筑、每首歌曲，都如
同我童年的回忆一般，深深地刻
在我的脑海里。自从我有了孩
子，我更是觉得，当地的一些老
朋友，可能就是把我当成他们的
孩子一样对待。”夏冉告诉记者，
这份跨越国籍和民族的友谊和
情意，值得他去书写。

夏冉觉得，从历史研究领域
的合作来看，两国学者都对对方
国家的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史料很
感兴趣。中国学者希望从塔吉克
斯坦的波斯语或阿拉伯语古代抄
本中找到关于中国的记载，同样，
塔国学者也希望从中国古代文献
中了解关于中亚的记录。二十四
史中，除《史记》在苏联时期全部翻
译成俄语版本之外，其余都没有
俄语全译本，更不用说塔吉克语
版。“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
要国家层面来主导。”夏冉说。

在中亚做考古的中国人，普
遍怀着极为谦虚的姿态。这或许
与王建新的影响有关。他对记者
说起，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
半叶，中国经历过被外国掠夺文
物的历史，这种经历中亚诸国也
有。“我们这些国家在一起做考
古合作，肯定不会忘记那段历
史，首先我们肯定要尊重所在国
家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他说，

“我们的工作一定是以所在国为
主，我们是做学术的，不争、不
抢、共享。”

据《中国新闻周刊》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斌去往塔吉克斯坦彭吉肯特的
萨拉兹姆遗址考察。当时不远处新发现了一处遗址，中方考古队员
提出去帮忙看看。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考古、历史与人类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波波穆洛耶夫正在那里主持考古发掘，他对中国的技术
将信将疑。

中方考古队员从车里取出洛阳铲，选了一些点位，扎进地里，对
着带出来的土样观察一番，就搞清楚了地下遗迹的分布，边界在哪
儿、哪里有墓葬、哪里是兽骨坑，将其一一标在地图上。塔方发掘一
周后，结果完全印证。一把平平无奇的洛阳铲，给波波穆洛耶夫带来
了震撼。那是2019年发生的事。

在中国，洛阳铲是考古勘探的基础工具。就像给西瓜开孔取瓤
一样，不必挖开土层，就能得知地底的概况。这个工具最初由盗墓行
业发明，后来被考古人征用，使用洛阳铲成为中国考古独门绝技。

现在，这项东方绝技传入了中亚。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
第一站，也是古丝路上最重要的中转站，两千多年来，与中国有丝丝
缕缕的关联。千年以后，当人们重新寻觅古丝路，中亚也成为前哨。

2019年，中乌考古队员合作修复出土文物。

契纳尔特佩遗址出土文物。

2024年，西北大学考古队员在契纳尔特佩遗址记录发掘资料。

2012年起，中乌联合考古队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展开连续考古发

掘，证实这是两千年前一处大型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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